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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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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麋鹿作为中国特有的鹿科动物，经历 １２９ 年的保护努力，种群数量恢复到 １００００ 多头。 因近亲繁殖严重，表面上看已无灭

绝危险，但仍存在巨大隐忧。 通过对麋鹿种群变迁、灭绝、重引入、恢复现状及四大种群（乌邦寺、南海子、大丰、石首野化种群）

的发展趋势进行追踪分析，探究近千年来困扰麋鹿种群发展壮大的多重因素，提出种群保护与栖息地保护并重、强化疫病监测

等保护对策，为麋鹿及其它大型陆生濒危哺乳动物突破种群发展瓶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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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鹿类由赤道附近演替出来后，向两极渐进扩散，无角变有角［１］，毛色由黑变黄直至部分白色，走向温

带的鹿分化为真鹿亚科 （Ｃｅｒｖｉｎａｅ），人类世之前已经绝迹的奇角鹿 （ Ｓｙｎｔｈｅｔｏｃｅｒａｓ ｔｒｉｃｏｒｎａｔｕｓ） 、并角鹿

（Ｓｙｎｄｙｏｃｅｒａｓ），至环北极圈外的分化为个头最大的巨大角鹿［２］（Ｍｅｇａｌｏｃｅｒｏｓ 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ｓ） 而灭绝；进入北极圈的

分支为驯鹿 （Ｒａｎｇｉｆｅｒ ｔａｒａｎｄｕｓ） ［３］。 麋鹿属 （Ｇｅｎｕｓ Ｅｌａｐｈｕｒｕｓ）是停留在北半球平原湿地的分支，属东洋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ｌｍ） 动物区系［４］，古称“四不像（Ｓｓｕ⁃ｐｕ⁃ｈｓｉａｎｇ）” ［５］，其化石为亚洲特有［３］，依其分布及雄鹿角枝

分叉不同分为达氏种 （Ｅｌａｐｈｕｒ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双叉种 （Ｅ．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ｕｓ）、蓝田种 （Ｅ． ｌａｎｔｉａｎｅｎｓｉｓ）、晋南种 （Ｅ．
ｃｈ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和台湾种 （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现生麋鹿为仅存的达氏种［３］。 １８６５ 年被法国天主教神父 Ａｒｍ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科学发现和 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鉴定以来，经历了 １９００ 年的永定河洪水及英法联军的入侵，致其在中国境内

灭绝，１９０４ 年英国贝福特公爵搜集仅存与世的 １８ 头麋鹿繁衍至今。 １９８５ 年中国进行重引进项目［６—８］，麋鹿

重回中国。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中国境内分布总计超过 ８０００ 头麋鹿［９］，境外超过 ５４ 个动物园或保护区内约

有 １２００ 多头麋鹿。 目前仅有四大可持续繁殖的麋鹿种群：包括乌邦寺种群、南海子种群、大丰种群、石首野化

种群。 本文以搜集到的这四大种群建群来源、历年发展、屡次迁地保护、数次野外放归和野化等数据，对比分

析麋鹿种群恢复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隐忧，以期为麋鹿及其它大型陆生濒危哺乳动物突破种群发展瓶颈提供有

益参考。

１　 数据搜集

本文数据主要采用文献查阅、电话访问及实地调查搜集的资料，依次整理获得了乌邦寺麋鹿种群 ７ 年间

建群来源的数据、８７ 年间的种群发展数据和 ３０ 年间的迁出数据（Ｍａｒｉａ Ｂｏｙｄ 遗留的资料）；南海子麋鹿种群

建群来源、３６ 年间种群发展和 ３３ 年间迁地保护（数据来自北京麋鹿苑）的数据；大丰麋鹿种群建群来源、３５
年间种群发展和 ２０ 年间野外放归的数据；石首麋鹿种群建群来源、２８ 年间种群繁殖和 １５ 年间野外放归的

数据。

２　 麋鹿种群命运沧桑史

麋鹿在地球之子宫———滨海平原湿地演替出来至 １９００ 年野外灭绝，始终都没有走向高山和林地，长期的

湿地生活逐渐形成了其角主干在前、分叉向后、尾巴较其它鹿类的一倍以上、蹄分叉较大的独特特征［３］。 基

因组数据挖掘结果表明［１０—１１］，麋鹿种群数量曾突破 ３００ 万头。 在长期演化和种群发展中，商周时期麋鹿的种

群数量最为鼎盛；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平原湿地的缩减、麋鹿野外栖息地的丧失及主要食物的减少，汉
唐宋后麋鹿种群的数量急剧下降，到元明清以后的近 １０００ 年内，麋鹿种群的数量始终维持在 ３００ 头以内

（图 １）。 因疾病、战争、皇家狩猎等诸多原因，麋鹿种群在皇家猎苑内得以延续。 １９００ 年因战争和洪水原因

麋鹿在南苑野外灭绝，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８５ 年麋鹿在国外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生，最后在乌邦寺庄园幸存。
据 １９８２ 年调查，全世界范围内动物园中的麋鹿都是乌邦寺庄园幸存麋鹿的后代。 １９８５ 年，中国通过引进项

目从英国重新引入麋鹿，并建立了南海子麋鹿苑、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后来的石首麋鹿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至此，麋鹿种群在中国得到了恢复和复壮，截止 ２０２１ 年，麋鹿种群数量超过 １００００ 头。

３　 麋鹿四大种群

３．１　 乌邦寺麋鹿种群

乌邦寺（Ｗｏｂｕｒｎ Ａｂｂｅｙ）麋鹿种群为英国 １１ 至 １５ 世贝福特公爵（Ｈｅｒｂｒａｎｄ，Ｄｕｋｅ ｏｆ Ｂｅｄｆｏｒｄ）家族所有，经

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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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麋鹿种群数量变化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数据来自盛和林的《中国鹿类动物》 ［１２］ 、曹克清《麋鹿研究》 ［３］ 、丁玉华《中国麋鹿研究》 ［１３］ 以及其它资料，依据分布范围内考古地质孢子

粉推测植被生长状况并依据生态承载量估算当时鹿类数量

历五代人 １２９ 年的保护至今。 乌邦寺麋鹿种群起始于 １８９４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 １１ 世贝福特公爵购买的残

存于欧洲的 １８ 头麋鹿（表 １），其中只有来自巴黎的 １ 头雄麋鹿和 ６ 头雌性麋鹿（包括来自柏林的 ２ 头亚成

体）开始繁殖，其余则未繁殖［３］。 由于种群数量有限，截至到 １９１３ 年鹿群数量增加缓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麋鹿种群数量达到 ７２ 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一半的麋鹿因疾病和饥饿死亡，损失惨重。 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麋鹿数量发展到 ２５５ 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乌邦寺陆续输出麋鹿，从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６ 年间共输

出 ２５２ 头（图 ２）。 在此期间出生麋鹿 １９２９ 头，死亡 １８６７ 头，特别是 １９８６ 年出生 ５２ 头，死亡 １９０ 头［１３］，这使

得刚摆脱灭顶之灾的麋鹿又损失惨重。 随后麋鹿种群得到一定的恢复，截止到 １９７９ 年，全世界共有麋鹿 ９９４
头，其中乌邦寺种群近 ３００ 头（图 ３）。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麋鹿都是乌邦寺麋鹿种群的后裔，乌邦寺麋鹿种群

为拯救麋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表 １　 １８９４—１９０１ 年乌邦寺麋鹿基础建群种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ｂｕｒｎ Ａｂｂｅｙ ｆｒｏｍ １８９４ ｔｏ １９０１

进入时间 Ｄａｔｅ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雄性 Ｍａｔｅ 雌性 Ｆｅｍａｌｅ 仔鹿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ｅｒ

１８９４ 年 １０ 月 法国巴黎 １ １ —

１８９５ 年 ８ 月 ２ １ —

１８９６ 年 ９ 月 — １ —

１８９７ 年 １０ 月 比利时安特卫普 — １ —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 １ — —

１８９９ 年 ９ 月 法国巴黎 ２ ２ —

１９００ 年 ４ 月 来源不明 — — ２

１９００ 年 １１ 月 德国 科隆动物园 １ １ —

１９０１ 年 ３ 月 柏林动物园 — ２ —

总计进入 Ｔｏｔａｌ １８

　 　 数据来源于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玛雅·博伊德（Ｍａｒｉａ Ｂｏｙｄ）女士

３．２　 南海子麋鹿种群

北京麋鹿苑地处大兴区鹿圈乡的三海子，元朝时称“下马飞放泊” ［１４］，是元明清三代麋鹿在中国的唯一

栖息地。 １９８５ 年经过中外学术界的努力，从乌邦寺麋鹿种群引进 ２０ 头青年麋鹿，建立了北京南海子麋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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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乌邦寺 １９５６ 年—１９８６ 年输出麋鹿数据

Ｆｉｇ．２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ｙｅａｒ １９５６ ｔｏ １９８６ ｆｒｏｍ Ｗｏｂｕｒｎ Ａｂｂｅｙ

图 ３　 乌邦寺历年麋鹿种群数量 （数据来源于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玛雅·博伊德女士）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Ｗｏｂｕｒｎ Ａｂｂｅ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ｉａ Ｂｏｙ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Ｋ）

群；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又从乌邦寺引进麋鹿 １８ 头，进一步扩大基础群。 从种源上看：鹿群介于 １４ 月龄左右、体重 ９０
千克上下、雌雄性别比为 ４∶１，且五代内无亲缘关系，同父同母的后代仅引进 １ 只（表 ２），质量较优。

表 ２　 １９８５ 年南海子麋鹿的建群种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ｙｅａｒ １９８５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月龄
Ｍｏｎｔｈ

体重 ／ ｋｇ
Ｗｅｉｇｈｔ

父本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母本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备注
Ｎｏｔｅｓ

１ ♀ １４ ７０ Ｗ７ Ｙ１２６ ×
２ ♂ ３６ １３０ Ｒ２７ Ｙ１２７ 未输出

３ ♀ １４ ８０ Ｒ１２ Ｙ１２８ √
４ ♀ ２６ １１０ Ｒ２５ Ｙ１２９ 未输出

５ ♀ １４ ８５ Ｒ１３ Ｙ１３０ √
６ ♀ １４ ８６ Ｗ１０ Ｙ１３１ √
７ ♀ １４ ７８ Ｗ９ Ｙ１３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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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月龄
Ｍｏｎｔｈ

体重 ／ ｋｇ
Ｗｅｉｇｈｔ

父本
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母本
Ｆｅｍａ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备注
Ｎｏｔｅｓ

８ ♀ ２６ １０４ Ｒ１１ Ｙ１３３ √
９ ♀ １４ ８０ Ｒ２１ Ｙ１３４ √

１０ ♂ ４８ １４３ Ｒ２６ Ｙ１３５ ×
１１ ♀ １４ ８４ Ｒ１７ Ｙ１３６ 未输出

１２ ♀ １４ ８９ Ｒ２２ Ｙ１３７ √
１３ ♀ ２６ １１７ Ｒ２４ Ｙ１３８ 未输出

１４ ♀ １４ ８１ Ｒ２３ Ｙ１３９ √
１５ ♀ １４ ９２ Ｒ１９ Ｙ１４０ √
１６ ♀ １４ ８４ Ｒ１６ Ｙ１４１ √
１７ ♀ １４ ８１ Ｒ１３ Ｙ１４２ √
１８ ♀ １４ ８２ Ｒ１４ Ｙ１４３ √
１９ ♀ １４ ８２ Ｗ４ Ｙ１４４ ×
２０ ♀ １４ ７９ Ｒ２９ Ｙ１４５ ×
２１ ♀ １４ ８２ Ｗ５ Ｙ１４６ 未输出

２２ ♂ １４ １０２ Ｒ３２ Ｙ１４７ √
２３ ♂ １４ ８９ Ｒ３１ Ｙ１４８ √
２４ ♂ １４ ９２ Ｗ２ Ｙ１４９ √
２５ ♀ １４ ８６ Ｒ２８ Ｙ１５０ √
２６ ♀ １４ ８０ Ｒ３０ Ｙ１５１ 未输出

２７ ♀ １４ ９０ Ｗ１ Ｙ１５２ √
２８ ♂ １４ ９３ Ｗ３ Ｙ１５３ 未输出

２９ ♂ １４ ９９ Ｒ３３ Ｙ１５４ √
３０ ♀ 资料不详 √

３１ ♀ 资料不详 √
　 　 数据来源于靳旭的《中国第一篇麋鹿科学研究文献评介》 ５；经与贝福特公爵家族及后人确认：Ｗ 和 Ｒ，代表来源于乌邦寺的公鹿；乌邦寺送

给中国的公鹿有 Ｗ 和 Ｒ 两个编号；Ｗ 代表乌邦寺英文 Ｗｏｂｕｒｎ Ａｂｂｅｙ（１６６１ 年乌邦寺名叫 Ｗｅｌｌ Ｗｏｏｄｅｄ Ｄｅｅｒ Ｐａｒｋ）的首字母，表明这批麋鹿血缘

最早；Ｒ 来源于十一世公爵小名 Ｒｏｂｉｎ 的首字母，代表乌邦寺麋鹿与其他鹿类的杂交后代命名方法；Ｙ 代表来源于乌邦寺的母鹿；Ｙ 是 ｙａａ 的首字

母，ｙａａ 是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夫人家乡语中星期四的意思；乌邦寺的第一头母鹿是周四出生的，后来母鹿都以 Ｙ 编号

图 ４　 南海子麋鹿种群数量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经过两次引种后，１９８７ 年南海子麋鹿种群起步雌雄比例为 ３３∶５，１９８８ 年麋鹿总数达 ５３ 头，１９９０ 年增至

２０１ 头（图 ４）。 由于北京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该保护区面积过小，为避免种群压力过大，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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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南海子麋鹿输出数据

Ｆｉｇ．５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断向外输出麋鹿（图 ５），支持并建立了湖北石首保护区。 北京南海子种群则常年保持在 １００—２００ 头左右，为
中国麋鹿的种群遗传多样性和迁地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１５］。
３．３　 大丰麋鹿种群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丰东南角林场内，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适宜喜温作

物生长［１６］。 保护区面积由当初林场 ５００ ｈｍ２增加至 ２６６６．７ ｈｍ２，实际利用滩涂面积达 ５３３３．３ ｈｍ２。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中国国家林业部合作，从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的

７ 家动物园挑选 ３９ 头麋鹿（雄 １３，雌 ２６，表 ３）作为大丰种群的建群种。

表 ３　 １９８６ 年大丰麋鹿种群及野生建群种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ａｆｅｎｇ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ｙｅａｒ １９８６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雄性♂Ｍａｔｅ 雌性♀Ｆｅｍａｌｅ 仔鹿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ｅｒ

英国伦敦动物学会 巴耐尔德鲁蒙德 Ｂｌａｉｒ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 ３ —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赤斯特 Ｃｈｅｓｔｅｒ １ ２ —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格拉斯哥 Ｇｌａｓｇｏｗ ２ ５ —

克鲁斯里 Ｋｎｏｗｓｌｅｙ — ４ —

龙利特 Ｌｏｎｇｌｅａｓｔ ２ — —

马维尔 Ｍａｒｗｅｌｌ — ２ —

回普斯奈德 Ｗｈｉｐｓｎａｄｅ ７ １１ —

总共引进 Ｔｏｔａｌ ３９

野外放归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 ５ ２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ｗｉｌｄ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６ １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７ 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１０ ２０ —

野外总放归 Ｔｏｔａｌ ８３

　 　 资料来源于丁玉华的《中国麋鹿研究》 １３

经 ３３ 年的发展，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数量从最初的 ３９ 头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０１６ 头

（图 ６），数量增长了 １００ 多倍，表明大丰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对于麋鹿是比较理想的［１７］。 目前，江苏大丰麋鹿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种群和最大的麋鹿活体基因库，也是人类在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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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大丰麋鹿种群数量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Ｄａｆｅｎｇ

上一个成功的范例。
３．４　 石首野化麋鹿种群

石首保护区属江汉湖盆的一部分，东起天鹅洲长江故道的沙口村堤，西抵柴码头村，南至长江，北达长江

故道水面，属典型的河流冲积物沉积而成的洲滩平原，亚热带季风气候［１８］。
石首保护区的麋鹿来源于南海子和大丰保护区（表 ４，数据来自 Ｍａｒｉａ Ｂｏｙｄ 遗留的资料），石首麋鹿野生

种群分布于三合垸，杨波坦和湖南境内洞庭湖区。 截至 ８ 月 ３０ 日，２０１９ 年共产仔 １８７ 头，种群数量也达到

１６００ 头（图 ７），此种群为世界上第一个麋鹿野化种群［１９］。

表 ４　 石首麋鹿种群及野外种群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Ｓｈｉｓｈｏｕ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ｗｉ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来源 Ｏｒｉｇｉｎ 时间 Ｄａｔｅ 雄性♂Ｍａｌｅ 雌性♀Ｆｅｍａｌｅ 仔鹿 Ｙｏｕｎｇ ｄｅｅｒ

北京 Ｂｅｉｊｉｎｇ 南海子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８ ２２ —

南海子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２４ —

南海子 Ｎａｎｈａｉｚｉ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２０ —

江苏 Ｊｉａｎｇｓｕ 大丰 Ｄａｆｅｎｇ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５ １１ —

总计引入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０

野化（逃逸）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１ — —

Ｗｉｌｄ （Ｅｓｃａｐｅ） １９９８ 年春、夏 ７ ２９ —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１２ —

野外总计放归 Ｔｏｔａｌ ４９

４　 麋鹿种群发展的隐忧

４．１　 遗传多样性趋同

现有的麋鹿种群包括我国的麋鹿均来源于英国乌邦寺种群，长期以来近交衰退的加剧，且没有外来的大

量种群作为缓冲和补充，极易产生遗传漂变［２０］。 虽然从表观上看，麋鹿种群经过数代近亲交配后未出现明显

的退化现象，但其种群性遗传多样性趋同、个体之间的遗传相似度高，影响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麋

鹿种群遗传多样性趋同的隐忧一直存在。 在人类长期的干预下，采取了包括引入其它鹿类如马鹿基因等措

施［１３］，使得麋鹿突破了最小种群繁殖瓶颈限制，但麋鹿种群进一步发展壮大仍需增加其种群遗传多样性。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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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石首麋鹿种群数量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èｒｅ Ｄａｖｉｄ′ｓ ｄｅｅｒ ｉｎ Ｓｈｉｓｈｏｕ

前本文对麋鹿遗传多样性的认知仍很有限，需要进一步对基因多样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分析，对影响其遗

传发展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筛查，配合麋鹿野外驯化，提升麋鹿遗传多样性［２１—２２］。
４．２　 生态位压力严峻

麋鹿作为平原湿地的物种，与同域生活的其他食草类动物的采食生态位不同，主要采食牧草的尖部，而牛

主要采食牧草的中间部位，羊采食牧草的根部［２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食物来源。 麋鹿适应湿地的优势

性状也成了其走出湿地的障碍。 首先，宽大的蹄子，虽增大了与湿地的接触面积，适应湿地行走与奔跑，但也

决定了麋鹿一旦走出湿地，其不具备与高山林地鹿类和其他草食动物一样奔跑速度，容易被天敌捕食［２４—２５］。
其二，较长的尾巴是麋鹿迈向陆地后面临的又一威胁。 走出湿地的鹿类面临的生态位是林缘地带，其它鹿类如

马鹿、梅花鹿等则完全占领了这个生态位，麋鹿则因为尾巴较长，容易被草地或者林子牵绊，不利于躲避天敌。
其三，角主干在前，分叉在后，马鹿主干在后，分叉在前；在林缘地带，鹿角的形态决定了马鹿更有竞争力，在打斗

上麋鹿又败下阵来［２６—２９］。 “四不像”特征，造就其“成也麋鹿败也麋鹿”的局面，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竞争压力。
４．３　 生存竞争压力大

在人类帮助下，消除了麋鹿的天敌，解决了冬季食物短缺、自然灾害和控制疾病等威胁麋鹿生存的问题，
但麋鹿的野外生存技能堪忧，其缺乏有效应对野外生存所必需的觅食、逃避天敌的技巧。 同时，因麋鹿在皇家

园囿近 １０００ 年的人工看护，造成了口器及消化酶的变化［３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野外环境的生存本领，仅靠

有限的生态记忆来勉强维系［３１］。 加上栖息地退化、种群密度过高、洪水、野狗咬伤、血吸虫等诸多制约因

素［３２］，也使得麋鹿面临严峻的疫情困扰和生存竞争压力。

５　 麋鹿未来的发展对策

５．１　 引种和输出并举

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野外自然种群同时，麋鹿的引种和输出（重引入、扩散和野化）是提升麋鹿遗传多样

性的重要举措。 麋鹿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中野外放养，能够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发展麋鹿基因的遗

传多样性；进一步探索通过国际、区域、种群间的相互交流，提高种质资源和基因资源的互换，丰富遗传多样

性，促进种群的可持续发展。 在引种和输出时，尽可能要首先扩大引种距离，提高麋鹿对生态跨度的适应能

力［３３］；再者要兼顾老少结合，各年龄段的麋鹿都要成为引入或输出的对象，比如绝经期老年群体的存在可以

加大幼龄动物的存活率（鲸鱼和大象）；最后要充分考虑日照因素对麋鹿的影响［３４］。 麋鹿演化从热带东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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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向内陆沿江河湿地逐渐推进，即所受日照逐渐缩短；如引种方向与自然扩散方向应该一致，否则由北

向南扩散则导致生育期缩短、发育提前［３５］，会对麋鹿保护带来不利影响。
５．２　 种群保护与栖息地保护并重

随着麋鹿数量的增多，种群的保护需要系统性的整体规划引导，才能保障麋鹿种群的种质安全和可持续

增长。 同时，栖息地出现不同程度超过容纳上限的现象［３６］，加上保护区日益被周围成片的居民和农田分割成

保护孤岛，有效的栖息面积被进一步压缩［３７］。 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种群数据库的建设，统筹布局区域性种群

保护规划。 如扩散种群的跟踪数据档案、精液和卵子冻存、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开发规划等需建立可持续性

的保护和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要加强栖息地的大数据监测和数据库建设［３８］。 随着麋鹿种群密度上升，对有

限空间资源和竞争加剧［３９］，可适度考虑麋鹿降级和放归等［４０］。 依托数据分析，推动麋鹿国家公园建设，进行

麋鹿栖息地质量改善，如自然林改造、水系改造（河道疏浚、水系整理、灌排建设）和植被恢复（牧草多样化种

植、适度植树造林、围网轮牧）等，改变保护区核心区植物群落结构简单化、脆弱化和物种多样性低的局面，开
展湿地修复和湿地保护，营造泥泞地，扩大湿地修复范围［２４］，拓展麋鹿生存空间［４１］。
５．３　 疫病预警监测和防控并进

近年来，麋鹿种群陆续出现畸形角［４２］、软角瘤、疣状角、夏季脱角、白内障鹿等异常情况［４３—４４］，对麋鹿可

持续发展造成隐患和潜在威胁［３６］。 同时，随着麋鹿活动范围扩大，传染病传入的风险加大［４５］；３０ 多年来，麋
鹿的遗传多样性仍然比较贫乏，加上麋鹿种群密度过大［４６］，极易导致疫病的爆发［４７］。 因此实施在线监测，加
强智能预警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一方面强化麋鹿源疫病防控，提高监测预警能力，阻断麋鹿疫病传播途

径［３０］；开展麋鹿疫病病原调查［４８］，研究传播规律和流行特点，制定诊断方法和防控措施［４９］，制定麋鹿源疫病

监控的长期计划［５０］；开发麋鹿专属疫苗，建立麋鹿种群安全防护网。 另一方面制定应急预案，建立严格的隔

离措施，及时处理病死麋鹿，配合适度开展种质选育淘汰老弱病残和有害基因［５１］，确保麋鹿种群的安全。
５．４　 研究和保护并行

麋鹿保护为主题的物种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麋鹿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基石，建立以麋鹿为主题的监测

平台和科研平台，切断鹿源疫病和微生物向其他物种及人类蔓延的途径，为其他物种安全提供可靠的防火墙。
切实提升科研实力和科研合作，实现成果在线共享，以推动麋鹿保护的可持续发展［５２］；坚持麋鹿与其栖息地

保护优先的原则，尝试建立领养、寄养模式，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蓄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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